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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人类学视角下蔚县上苏庄古堡形态及仪式空间解析
张仁宇 郭晓君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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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蔚县上苏庄古堡为研究对象，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分别对其古堡形态和拜灯山仪式进行解析，探讨

上苏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以及人类社会与建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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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人类学

建筑人类学是一种通过强调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建

筑现象与习俗文化背景进行观察与解读的视角和方法，

更加注重建筑的身体“触感”体验，是讨论人与建筑的

身体、行为、习惯及其规则的学问
[1]
。通常认为 19世纪

的两本著作——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Henry Norgan)

的《印第安人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以及苏珊·丹尼

尔的《非洲传统建筑》是建筑人类学的萌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瑞士的建筑理论学者 N·埃根特(Nold

Egenter)出版《建筑人类学》，才标志着“建筑人类学”

的概念正式进入学术视野
[2]
。20 世纪 90 年代，常青院

士开创性地把建筑人类学的研究引入国内。目前国内关

于建筑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建筑人类

学的概念解析，以常青院士发表的《建筑人类学发凡》

一文为代表，此类文章奠定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二

是探讨建筑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以张晓春教授发表的

《建筑人类学研究框架初探》一文为代表。三是提出相

关研究方法，近几年建筑人类学相关研究热度持续上升，

也促使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潘曦、耿涵翻译的英国社会

人类学博士雷·卢卡斯（Ray Lucas）著作《给建筑师

的人类学》一书为代表。目前国内关于建筑人类学的研

究对象主要是风土建筑、宗教仪式、营造技艺等。

本文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在对蔚县上苏庄古堡充

分调研后，分别对其古堡形态和拜灯山仪式进行解析，

探讨上苏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以及人类社会与建成

环境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2 上苏庄古堡

上苏庄隶属于河北省蔚县，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

(公元 1543 年)蔚县位于河北省北部，在持续整个中国

古代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这里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交

战的前线，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边缘地区。明

代为抵御北部蒙古骑兵，长期在边防囤居大量军队，逐

渐形成自耕自守、自供自给的边境居民，由此建设大量

用于军事堡寨。
[3]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下，

蔚县形成具备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独特古堡聚落，而上苏

庄是蔚县现存古堡以及文化传承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

3 建筑人类学视角下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

建筑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建筑人类学关注

的一个焦点。建筑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其物质

结构、空间布局等内容通过建造和栖居活动与人们的社

会生活观念认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关于这种关系的讨

论，涉及个体层面，也涉及群体层面。在这些相关的讨

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一种是将建筑作为

个体认知或社会文化的“反映”，作为它们的物质载体

来解读;另一种思维路径则是关注建筑的“能动性”，

关注它在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4]

上苏庄作为军事堡寨，其形态的形成受到自然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并由聚落空间不断被充实和

改造而形成。受中国传统宗法等级观念和血缘伦理思想

以及宗教文化影响产生的农村居住方式，支配了村堡及

其内部院落组成的基本格局与内向的空间结构。上苏庄

古堡以东西和南北向的主要道路划分为十字形，“堡墙

高筑，轴线明晰。”的布局特点。作为军事堡寨，夯土

砌筑的堡墙无疑是为了保证堡寨和堡中居民在战争中

的安全。古堡内有大量寺庙建筑，现存的三元宫、五道

庙、三义庙、戏台、堡门、关帝庙、观音庙、灯山楼重

要古建筑保留完好。讲究实用性是中国民间宗教最大的

特征，“神为民依,民为神主”，这便是蔚县民间宗教

的基本理念
[5]
。古堡内三义庙与灯山楼的南北对位关系

是古堡形态的主要轴线，经村民介绍，上苏庄在建设之

初在北端设置三义庙，祭拜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

的忠义，寓意村民需要团结一致。从现实角度来看由于

村落靠近山脚，洪水时常泛滥，严重影响村民的日常生

活。从文化信仰的角度来看，传说刘备属水星，所以村

民便以五行学说水火相克的说法，在古堡南端建起“灯

山楼”供奉火神，以达水火平衡，祈求风调雨顺、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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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登的愿望。三义庙作为古堡最高的建筑除了具备防御

作用外，从宗教文化影响人们观念上看，三义庙比灯山

楼高有着水压制火的寓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堡形

态的形成受到群体共同认知的影响。

古堡内部民居建筑延续古堡形态的内向性，也反映

儒家文化背景产生的合院式布局特征，其现状可分为三

种类型：废墟状态、部分破损、原址重建。民居建筑一

般正房为硬山或者卷棚式屋顶，以卷棚式屋顶居多;耳

房为卷棚或者单坡式，其高度低于正房高度,东西厢房

屋顶形式多为单坡，倒座屋顶形式均为卷棚。传统民居

建筑结构是木构架，墙脚用砖石堆叠，上部分为夯土。

夯土墙的做法并不是直接密实夯实，而是将夯土加工成

块状，墙体外表面用黄土作为粘合剂，以秸秆、小碎石

作为骨料涂刷。这样的做法相比较于直接密实夯实可以

增加墙体稳固性，防止墙面遭受风雨侵蚀。

图 1 民居现状的三种类型、夯土做法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 古堡里的拜灯山仪式：建筑学与人类学的对

话

对民俗仪式的分析是人类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而

建筑人类学作为建筑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可以通过

分析仪式过程中人的行为以及建成环境，揭示人类社会

与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苏庄历史悠久，民

俗文化活动非常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活动是“拜灯山”。

该习俗活动始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

是蔚县最古老的一种祭祀火神祈福平安的活动，经过历

代演变形成民间社火与戏曲相结合的仪式特点。2008

年6月上苏庄拜灯山民俗社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拜灯山仪式活动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

六这三天举行，其中农历正月十四晚上的祭拜仪式最为

热闹，引来大量游客和新闻媒体观赏和记录仪式过程。

仪式过程的核心是由一位小孩扮演的“灯官”在队伍簇

拥下经过特定仪式路线到达灯山楼举行叩拜仪式。仪式

起点位于三元宫前的小广场，途径堡门、观音庙、关帝

庙最终抵达灯山楼，仪式队伍由“灯官”、秧歌队在前

方，村民、游客紧随其后。仪式路线起承转合有别于严

谨的轴线秩序，由仪式起点三元宫前的小广场右转沿着

石头铺的道路缓坡急上，忽见堡门，穿过堡门身体正对

观音庙，空间由小及大，左转又见狭窄的村中道路，两

旁挤紧的民居建筑将视线拉向不远处拔地而起的连绵

群山，行至关帝庙前身体右转目及所至即为空旷的拜灯

山广场。这一系列空间的大小变化拨动人们对仪式的好

奇和期待心情。

图 2 拜灯山仪式路线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仪式现场的筹备工作最先要做的是组装六边形“钢

架”，“钢架”的形式继承原先的“木架”结构和尺寸。

“钢架”六个面的下方贴神像，“钢架”上方贴有往年

仪式的场景和三义庙、灯山楼的照片。广场中央有一个

直径21 ㎝，深度 68㎝的孔洞，用于矗立“灯杆”，灯

杆是一根完整的树干，在上端设置滑轮装置，用于把红

色灯笼拉上去。灯杆顶部会绑扎松枝，一是具有一定装

饰作用，二是寓意万物复苏之意。灯杆被村民合力处理

后，再贴上“灯花雪月光元神武老君之位”神位。

图 3 钢架结构、灯杆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在仪式筹备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制作灯芯和

摆灯盏，灯盏的材料是陶瓷，高度 2cm 左右，直径 4cm

左右。灯芯是用棉花制作而成，灯油是加热后的麻油。

灯芯的制作需要一定的技巧，将棉花放于手掌间，轻搓

成梭子形状，两端呈尖状便于点燃，中间较粗便于储存

麻油。灯盏在用之前需要先放进火堆中，将表面的沾满

灰尘的麻油清理干净。灯盏的底座是不同高度的小木块，

灯盏放在木块上拼合成字的偏旁部首。2023年拜灯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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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正月十四的祝福语是“龙腾盛世”，正月十五是“灯 好月圆”，正月十六是“龙年大吉”。

图 4 灯盏准备过程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由于灯盏储存麻油量有限，经验丰富的传承人会合

理把握点灯盏的时机。天色早已变黑，临近仪式倒计时

传承人从容不迫的点燃灯盏，不久后“灯官”队伍便来

到灯山楼前。仪式高潮便是“灯官”队伍到达灯山楼前

叩拜灯仙，传承人和村民组成的秧歌队叩拜灯仙按照一

声一叩拜的顺序，在“灯官”高喊“拜灯喽”后，共计

叩拜三次，随即在锣鼓声中“灯官”下轿与秧歌队一同

绕着灯杆舞蹈，现场仪式氛围格外热闹。仪式尾声游客

和村民意犹未尽，便抱起自家孩子攀爬灯杆拍照，游客

与村民共同融入仪式氛围中，他们的行为也被仪式氛围

所影响。

建筑人类学关注建成环境背后的文化习俗，其实就

是把人类的行为考虑其中。人在某种场景化的建筑里被

濡染熏陶下意识地反映出来的行为方式，仪表举止和精

神面貌，又反过来影响建筑的空间性塑造，形成场景的

延展，并化生为整个环境的气质和性格特征
[6]
。拜灯山

仪式之所以能历经几百年传承下来，其内在原因是无论

朝代如何更迭，不变的是村民通过仪式叩拜神灵祈求平

安，风调雨顺人的愿望，而参与拜灯山仪式的人会在神

庙与仪式的精神崇拜中产生下意识的行为。也即人的行

为和观念影响着建筑与空间的产生，古堡的建筑与空间

反过来又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感受。即便部分建筑破败，

物是人非，但不变的是古老仪式给人带来的集体认同感

和精神寄托。建筑并非仅仅是特定文化的表达，地方亦

非仅仅是社会生活的背景，建筑的本质意义在于营造地

方，而地方则是人类存在的根基，具有超越历史的先在

性
[7]
。

图 5 仪式高潮、尾声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 结语

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解析上苏庄古堡可以避免囿

于建筑本体的内容，而是将建筑和古堡空间视为生活的

容器，探寻建成环境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对上苏庄

古堡建筑调研过程中，不仅看到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

—军事寨堡的实用性与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相互交织。

更能通过分析拜灯山仪式的筹备和举行，揭示人类社会

与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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